
如果说谱序见证了傅为翘与吴石的深情厚谊与家
风传承，那么1949年福州解放前夕的“末次情报资料”
转移行动，则将二人的关系升华至生死相托的至高境
界，成为检验“涉世治事”这一家风的试金石。这段惊
心动魄的历史，正是《沉默的荣耀》所聚焦的隐蔽战线
斗争的真实背景之一。

所谓“末次情报资料”，系 20世纪初日本在华情
报机构负责人末次政太郎所主持辑录的剪报资料。
末次政太郎在北京成立“末次研究所”，组织人员系统
搜集、翻译、剪贴中外报刊，时间跨度自 1913 年至
1940年，历时近三十年，共得 755辑、15.1万篇、约 2.2
亿字。内容以“中国问题”为中心、“中日关系”“中日
战争”为主线，涵盖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社会等各
个方面，是记录日本侵华罪证、研究中国近代国情不
可复制的海量珍贵档案。

抗日战争胜利后，这批资料由国民党政府国防部
接收。1949年，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前夕，严令将包
括“末次情报资料”在内的 500余箱机要档案从福州
运往台湾。时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的吴石将军深
知，这批档案若运往台湾，将成为蒋介石“反攻大陆”
的情报工具；若能留在大陆，则既可为解放东南沿海
提供情报支持，又将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宝贵学术
资源。他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这批国宝
留在大陆。

一场“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生死守护战就此打
响。而在这场行动中，吴石最信任的执行者、承担最

关键环节的，正是时任绥靖公署第四处少将处长的傅
为翘。第四处掌管交通、通讯、运输，拥有调动军车和
士兵的权力，是执行秘密转移任务的关键部门。吴石
将如此重大的使命交付傅为翘，足见二人之间已超越
一般上下级关系，是真正可以托付生死的莫逆之交。

1949年6月上旬的一个深夜，转移行动进入最紧
张阶段。吴石将军向傅为翘下达指令：务必派遣可靠
的军车与士兵，配合其亲信副官聂曦等人，将核心的
298箱“末次情报资料”从于山戚公祠秘密抢运至仓前
山福建省研究院书库。

这是一次“提着脑袋”的任务。一旦走漏风声，参
与者的身家性命将顷刻不保。然而傅为翘没有辜负
挚友的生死相托。这位从加尚村走出的傅氏子弟，将

“涉世治事”的家风发挥到极致——他精心挑选了最
可靠的车辆与人员，反复勘察转移路线，将行动伪装
成研究院运输图书，巧妙避开沿途军警的盘查。当满
载民族记忆的卡车在夜色中安全抵达仓前山时，吴石
保护国宝的决心，经由傅为翘的忠诚与干练，化为了
坚不可摧的现实。

这批 298箱“末次情报资料”在福建省研究院书
库被妥善隐藏，福州解放后完整移交给了福州市军事
管制委员会，后运往厦门大学，成为研究我国近代国
情的珍贵史料档案。这一行动，不仅为后人留存了研
究历史的无价之宝，更在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铭刻
下了一位邵武子弟与挚友吴石将军并肩作战、共护国
宝的壮丽篇章。傅为翘，这位从加尚村走出的将星，
以行动诠释了何谓不负所托、何谓家国大义。

从加尚村走出的傅为翘，以一篇谱序联结挚友深
情，以一场护宝写就家国大义。他的故事，是邵武这
方水土深厚人文底蕴的缩影，是吴石将军与邵武子弟
生死相交的历史见证。当我们为《沉默的荣耀》中的
英雄而感动时，更应记住：在邵武拿口镇加尚村，有这
样一位真实的传奇人物，他以赤诚与担当，在历史深
处刻下了属于邵武的精神印记。这份沉默的荣耀，历
久弥新，熠熠生辉。

生死相托生死相托————星夜护国宝星夜护国宝

傅为翘，字少鹏，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生于邵
武拿口镇加尚村，自幼浸润在傅氏家族“好学深思”

“涉世治事”的家风中，从私塾到军校，一步一个脚印，
先考入黄埔军校六期交通科，后又进入当时的陆军大
学深造。

而傅为翘的挚友吴石，清光绪二十年（1894）生于
福州闽侯县螺洲镇，长傅为翘十四岁。二人虽年龄有
差，却在军校同窗共读的岁月里结为莫逆之交。一位
是沉稳干练的邵武后生，一位是学贯中西的闽都儒
将，两人志趣相投、惺惺相惜，这份情谊在日后风云变
幻的岁月里愈发醇厚。

要理解傅为翘的成长，不能不追溯加尚村傅氏的
家族渊源。数百年来，加尚傅氏族人或寒窗苦读求取

功名，或投笔从戎报效国家，人才辈出，蔚为大观。
时光回溯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在邵武，傅氏正

筹备第三次纂修族谱。这对当地而言，是一件轰动乡
里的盛事。作为傅氏族人重要成员的傅为翘，想到了
一向敬重的挚友——时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的吴石将
军。当傅为翘向吴石求序时，这位身居要职、日理万机
的将军并未因公务繁忙而婉拒。相反，他慨然应允，研
墨铺纸，挥毫写下了一篇近四百字的《傅氏族谱序》。

在这篇序言中，吴石开篇即纵论三代以降宗法谱
牒之流变，笔力雄健，史识渊博。他亲切地称傅为翘
为“同学傅为翘君”，盛赞其“涉世治事，好学深思”。
这八个字，既是对傅为翘人品的精准概括，又对加尚
傅氏数百年家风给予凝练表达。正是这种“好学深

思”的文脉传承与“涉世治事”的经世精神，滋养了傅
为翘，使他从加尚村的山间小路走向广阔天地，成为
吴石信赖的左膀右臂。序末，吴石落款“国防部史政
局陆军中将局长古闽吴石”，字迹端严，气韵沉雄。这
一纸序言，见证了傅为翘与吴石超越一般同僚的深厚
情谊，更成为加尚村傅氏族谱中最珍贵的一页墨宝。

“我们也是最近才意识到这本族谱的分量。”傅氏
二十三代裔孙、加尚村村委会副主任傅德隆小心翼翼
地捧着民国三十七年三修的《闽樵嘉尚傅氏族谱》，激
动地说，“吴石将军的序是受为翘公所托，他称为翘公
为‘同学’，这份感情太珍贵了。我们全族人都感到无
比自豪，原来我们加尚村的傅家与这样的大英雄有这
么深的渊源！”

在村里德高望重、当了二十余年老支书的唐春荣
也回忆道：“我小时候就听老人讲，村里傅家修谱，请
了外面的大官写序，后来才知道，求序的就是我们村
的为翘公，写序的竟是电视上热播的吴石将军。”

谱序为证谱序为证————翰墨寄深情翰墨寄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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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北群山之间，建溪、沙溪、富屯溪在此奔涌交汇。
三江合流之处，便是南平延平。九峰山、戴云山、武夷山
三大山脉纵横交错，将这片土地“折叠”成无数深谷幽
壑。当地人常说：“铜延平，铁邵武”——这里山高水险，
易守难攻，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

1934年深秋，中央红军主力踏上漫漫长征路。留在
南方八省的红军将士，在这片土地上开始了长达三年的
游击战争。他们没有后方，没有补给，甚至没有一件像样
的冬衣。但他们用鲜血和信念，在闽北的崇山峻岭间，撑
起了南方革命的一面旗帜。

风暴来临之前

时间回到1933年。
那年夏天，东方军在彭德怀、滕代远率领下进入延

平。8月 25日，王台镇被红军解放。消息像山风一样迅
速传遍各村各庄——穷人的队伍来了。

“围城打援”，一场接一场的战斗在这片土地上打
响。三十多场激战之后，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被大量
消耗。更重要的，是红军在这里扎下了根。农会成立
了，游击队组建了，土地开始分配给世世代代受苦的农
民。

到 1934年 10月，延平苏区已经有了二十多支游击
队，两千多人参加了革命组织，七百九十名青年穿上红军
军装。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可
能是山坳里种田的汉子，可能是河边浣衣的媳妇，也可能
是还没枪高的少年。

同一年七月，一支特殊的队伍疾驰而来。红七军团

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军团长寻淮洲，参谋长粟裕。他
们在红九军团护送下穿越闽西。7月 29日，先遣队攻占
樟湖镇，两个连的敌军被歼灭，一百多人成了俘虏。

红九军团随后进占樟湖镇，控制了沿江要地。军纪
严明的红军战士露宿街头，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镇上的
老人后来回忆：“那些后生仔，睡在屋檐下，天亮了还把地
扫得干干净净。”

如今的王台镇，八角楼依然矗立，楼内保留着当年东
方军留下的标语数条。这座建于1892年的建筑，被列为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见证了百年历史沧桑。

谁也没想到，风暴即将来临。

最黑暗的日子

1934年 10月，中央红军长征的消息传到延平时，许
多人不敢相信。

苏区的县城一个接一个沦陷，乡村被国民党军反复
“清剿”。闽北红军独立师和地方武装陷入了十万敌军的
围追堵截。断粮是常态，断药也是常态。伤员没有麻药，
咬着木棍让战友用刺刀剜出子弹。

但活着的人还要战斗。
从公开的阵地战转向灵活的游击战，这不是一个轻

松的决定。意味着放弃根据地，意味着钻进深山老林，意
味着从正面交锋变成打了就跑。

南山镇，地处闽江北岸，是连接闽东游击根据地的咽
喉要道。延平北部的红军频繁出入南山、洋后、赤门、王
台、峡阳这些乡村。白天藏在山洞里、密林中，晚上摸下
山来，发动群众，打击小股敌人。

有一支百余人的队伍，由闽北红军
58团和迪口游击队组成，在南山镇一
带活动了整整一个冬天。他们没有棉
衣，就用稻草裹脚；没有粮食，就挖野
菜、剥树皮。一位老游击队员后来回
忆：“那时候看见一个红薯，眼睛都发绿
光，但再饿，也不能拿老百姓的。群众
比我们还苦。”

如今南山镇江布村下楼洞自然村
的山涧里，至今保留着当年游击队藏身
的“红军洞”。洞口高约 10米，洞深和
洞口宽度各约 4米。黄立贵领导的闽
北红军曾在此驻扎过。

绝地反击

1935年8月，闽北分区委的会议秘
密召开。会议作出决定：兵分三路，打
出外线，开辟新区。

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略抉择。

九月，闽北红军独立师第二团、第三团进入建瓯玉山
乡。当地有一支颇具规模的大刀会，原本是中立的民间
武装。红军派人与之谈判，晓以民族大义，最终争取到结
盟。中共迪口县委在新区成立，闽东北游击根据地由此
连成一片。

延平区的游击队越发活跃起来。
1935年夏天的一个夜晚，“迪口独立营”八十余人悄

然摸到大坝区公所附近。月黑风高，哨兵还没来得及叫
出声，就被捂住了嘴。战斗只持续了十几分钟，区公所的
全部武器被缴获。

同年八九月间，李子平率百余人收缴民团枪支后转
战大坝。敌区长被俘后处决，消息传开，周边反动武装胆
战心惊。

1936年 3月 20日，黄立贵部进攻大坝。区长郑炯被
击毙，敌人再也不敢轻易进山“清剿”。

那年秋天，饶守坤、王助率部进入大凤地区。他们做
了一件看似不起眼却至关重要的事——建立联络站。一
个秘密的交通点，往往就是一位普通农户的家。老人站
岗放哨，妇女传递情报，儿童团在山头用树枝比划暗号。

这些平凡的人，构成了游击战争最坚实的神经末梢。

星星之火

在延平境内，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中共闽赣省委机关及武装曾在此活动。闽北、闽东

北红军游击队先后坚持了八年的游击战争——比著名的
“三年”更长。他们开辟了以凤山地区为中心的“南平凤
山游击区”，与周边的屏南、瓯宁、古田、延平连为一体，形
成了“屏、瓯、古、延边界游击根据地”。

这片根据地，像一颗钉子，牢牢钉在闽东北的大地
上。

闽北与闽东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
团、第六团。1938年 2月，五团、六团共 2600多名指战员
奔赴皖南抗日前线。

五团、六团的指战员中，有衣衫单薄的少年，有满脸
风霜的老兵，有戴着眼镜的知识分子，也有目不识丁的农
民。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曾在最黑暗的三年里，在山林中
像野兽一样生活过，却始终没有丢掉心中的火焰。

回望与沉思

八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它留
给后人的不仅仅是英雄故事。

第一，信念的力量。
没有补给，没有援军，没有明确的时间表——在那种

极端困苦中坚持下来，靠的是什么？不是战术，不是武
器，甚至不是生存技能，而是一种近乎本能的信念：我们
的事业是正义的，胜利终将属于人民。

第二，人民的分量。
延平的三年游击战争，每一个胜利背后都站着千千

万万的普通群众。他们也许不懂什么革命理论，但他们
知道谁对自己好。今天的党员干部，还能不能像当年的
红军那样，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还能不能在群众屋
檐下坐得住、聊得来？

第三，灵活的生命力。
游击战争教会我们一件事：没有一成不变的打法，没

有永远不变的策略。从阵地战到游击战，从国内战争到
民族战争，每一次转型都伴随着阵痛，但每一次转型都让
这支队伍变得更强大。

永不熄灭的灯火

三江水依旧奔流，九峰山依旧青翠。
延平这片土地上，当年的战壕已经被草木覆盖，当年

的弹孔已经被岁月磨平。但那些在山林中奔跑的身影，
那些在黑暗中闪烁的眼神，那些在绝境中依然嘹亮的歌
声，已经融入了这片土地的基因。

历史不是教科书上的铅字，它是无数人用生命写下
的真实。

今天，当我们走在延平的街道上，看着车水马龙、万
家灯火，应该想起——八十多年前，有一群人，在同样的
星空下，穿着草鞋、嚼着野菜、握着锈迹斑斑的步枪，为这
片土地的明天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他们的名字，许多已经无人知晓。但他们的精神，像
三江汇流一样，奔涌不息，汇入大海。

这，就是延平留给时代最珍贵的遗产。

延平：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回望与时代沉思
□李远圆

吴石作的吴石作的《《傅氏族谱序傅氏族谱序》》

邵武市拿口镇加尚村航拍图邵武市拿口镇加尚村航拍图

傅为翘与吴石将军的家国情缘
□邓贤龙朱振山 文 傅德隆 摄

连日来，随着电视剧《沉默的荣耀》热播，
一批批记者、文史专家及历史爱好者先后来到
邵武市拿口镇加尚村反复询问求证，聚焦一位
从闽北走出的传奇人物——傅为翘。他是吴
石将军生死与共的战友，更是那段波澜壮阔历
史中真实存在的邵武骄子。一部族谱、一篇序
言、一场护宝行动，随着探访的深入，傅为翘与
吴石将军的家国情缘，清晰浮出历史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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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闽浙赣省委机关下楼洞旧址（资料图片）

王台东方军谈判旧址王台东方军谈判旧址（（八角楼八角楼）（）（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